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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城版温瑞安超新派

武侠小说系列简介

何家和

温瑞安的武侠小说有许多特色，以下是其中的五个方面：
（一）他在中国内地、港、台、新、马及海外华人地区被誉为：在金庸、
古龙之后，唯一能为武侠小说创作“独撑大局的人”。
（二）他坚持将“武侠文学化，文学武侠化”，写作凡二十五年、同时
也是把“通俗文学精致化”和“精致文学通俗化”的主将，所以，他的通俗
（包括武侠）作品常在高质文学杂志中发表，其纯文学创作亦能受到普罗大
众的欢迎，真正打破了严肃和通俗作品的禁区与隔碍。
（三）由于他原是一位诗人与散文家、文学评论者，之后才转而从事武
侠创作，所以他大量运用新诗、现代诗的语言与意象于武侠小说中，且在作
品里不断地运用和试验电影镜头、绘画构图、音乐节奏等技巧与手法，尝试
为未来的武侠创作另辟蹊径。
（四）他的武侠小说在 1992 年正式风靡中国内地，掀起了“温瑞安热”；
1993 年还卷起了“温瑞安旋风”，在短短一年之内，翻版、盗印、伪作推出
超过 120 种。他的写作风格一新武侠小说原貌，在香港被称为“超新派武侠
小说”，在台湾则给称作“现代派武侠小说”，无论是什么名称，这一种讲
究文字运用、注重文学技巧、重侠义情操、敢创新求变的，且把生平经历、
身边人物、现实生活为写作素材的武侠作品，皆统称为“温派武侠小说”。
（五）他出道极早，8岁时开始在大马、香港发表诗作，13 岁开始主编
刊物，16 岁开始发表“四大名捕”系列的武侠小说，大学时代即在台湾创办
诗社、文社、武术集团和杂志社，是目前唯一出生于马来西亚，成名于台湾，
寄居于香江，红遍中国内地，能兼写各种不同文学类型的作品，迄今才刚届
四十岁的武侠小说家。
基于以上种种的理由与特色，我们以严谨与期许的心情，有计划地向大
家推介温氏武侠小说系列，分享这一份愉悦与殊荣。



第七章  东方蜘蛛

1．浪得艳名

从窗口看下来，院子里的瓜藤棚子下，走过几头幽异悠闲的狗，而且居
然还踱过了一头会叹息的白额虎。
——这白额虎与狗群相遇，居然还互不侵犯，彼此视而不见的走了过去，
‘它们走过之处，蜿蜒游过了几条蛇。
其中还有一条肥大的蟒蛇，它张口吐舌之际，竟有两排像人一般的牙齿，
而舌头是灰绿色的。
风雨凄迟。
花落如雨。
远处竹林竦竦。
疏林也萧瑟在雨中。
——那棵给细雨浸淫着的“火花树”，看来像一场灿烂而华丽的梦，而
且还梦得十分激情。
再激情的梦，也只不过是梦，到底还是一场梦。
孙青霞垂首俯视，心里头不由自主忖吟起于情刚才吟的那一句诗：
“⋯⋯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
于氏不吟这一句，他只觉这妇人是个很爱她丈夫、很帮她丈夫的好妇人，
顶多只觉得还有点熟悉，可是刚才听她这一吟，他忽然省觉到一件事：
他是认识这妇人的。
他是见过这妇人的。
难怪要人“紫微厢”说话，因为此处居高临下，一切情况，尽人眼帘。
而且紫微厢就在贪狼阁对面，正好可以照应龙舌兰和小颜。
何况，还有两个人，一个就守在“紫微厢”前，另一个就把守在“贪狼
阁”的门前。
这两个人，一高一矮。
高的人并不瘦，肚腹却份外隆起。
矮的穿着短袴，皮肤黝黑，可是腿肌结实，脚毛又多长。
矮小但结实的汉子一见孙青霞，就礼仪周周的道：“我知道你是孙青霞，
久闻艳名，风流倜傥，天下皆知，今儿一见，果是人中龙风，英朗过人。在
下姓陈，草字分长，又名汉思，贱号美公子，别号回龙少侠，小名阿菌，半
年以来也有不少风流韵事，多得美女青睐，消受了不少美人之恩，亦有红粉
知己无数，惜向不为江湖流传，故而名不见经传，今日得识君，恐萤虫之火，
不足以与君并论，只祈孙兄雅量，视小弟这等无名之辈为友，不致嫌弃，弟
已感激不尽，荣幸之至⋯⋯”
他娓娓道来，绵绵不绝，只把“粉肠”这一外号略过不提。
这一轮话，说的孙青霞只一味唯唯诺诺，听到后头，忍不住了，不禁问
了一句：
“阁下之意，到底若何？”
陈粉肠一怔，又陪笑道：“小弟别元他意，更无歹意，只是初次拜晤，
喜逢知交，仰仪已久，不胜欣忭，便多说了几句，望兄万勿介怀是幸⋯⋯君
名震天下，我等小辈，还真未堪君法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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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高肥汉子忽然打断，向孙青霞道：“他说你比他有名。他不服气！”
孙青霞侧目视之：“你是？”
突腹高汉道：“王大维。”
孙青霞目光一亮：“大胃王？”
那人答：“是我。”
孙青霞道：“好汉子。”
大胃王道：“我问你。”
孙青霞道：“问。”
大胃王道：“你是不是叫天王派来的？”
孙青霞答：“不是。”
大胃王道：“但你曾是查叫天门下的。”
——他索性连最后一个“人”字都省略了，仿佛要他多说一个字他都极
不愿意似的，而且他说话，几乎从没有第一句：能一句说完的，他决不说第
二句；就说一句说不完，他也不见得就多说一句。
孙青霞笑了一笑：“我确曾入过他门下。”
陈粉肠即紧接着道：“你既曾入其门，算不算得上是他的弟子？而今你
受他追杀，算得上是背叛师门么？你曾人其门下，他岂不是你师父？他若曾
是你师父，又为何要追击你到这儿来？你叛他，岂非不义？他杀你，可是无
情？你们俩师徒为何闹到这样子田地？”
冰青霞道：“我初出道的时候，的确很崇仰查叫天。他的为人、武功、
气派，都很叫我仰仪，我出道比他晚了四十年，二十年前，他曾是我的偶像。
到今天，尽管我对他有些事不能理解，有些作为难以容忍，但我对他的佩服，
就永远不变。”
言尖这回也开了口，他说话依然十分响亮：“你为什么崇拜叫天王？”
孙青霞道：“他当然值得佩服。在江湖上，很少有人能做到这样子：他
能文能武。他的文采可比苏氏三父子，气派、气势、气量都大，所以能容人，
座下高手如云，个个都对他心悦诚服，便是佳例。”
他们打开了“紫微厢”的大门，坐下来，斟了杯茶，听孙青霞正娓娓道
来：
“他的武功高，自无置疑，难得的是，他不仅在武林中地位崇高，在官
场中也颇吃得开，不但深得人心，也颇有名望，且为天下老百姓做了不少功
德事，所以他更吸引了不少人材来报效于他。”
粉肠却语带讽刺地道：“詹通通、巴巴子、陈贵人、李财神、余乐乐、
陈路路、马龙、一恼上人、烦恼大师、菩萨和尚⋯⋯都是各式人材，也是各
路恶棍，拥护叫天王。不过，说来我们的言老板也有我们大胃王、宣翼娃、
司徒丙还有小弟这些赤胆忠心之士，却不见得孙大侠也对我们言老大崇拜那
么一回！莫不是在十八星山荒地里当个义薄云天的老大，就一定及不上在官
场上挂名的家伙？”
孙青霞知道这“粉肠”老是想找他的碴，他也不想跟他瞎缠下去，正要
分说，却听于情温言道：
“这本来就不能比在一起的事。说实在的，武林人物，多草莽之辈，难
成大事，亦难登大雅之堂。像叫天王这等出身于绿林，不但名满天下，还受
到庙堂重用、朝廷招揽，可以说是万中无一，别说孙大侠对之仰仗，外子和
我都对他一度十分敬佩。”



她开口说话时，已徐步行入房来，敢情是她（对查某）手边的事，都已
安顿好了。
粉肠冷哼道：“老板和老板娘的敬重，只点到为止，但我们孙风流大侠
表达敬意的方法，却是报效委身、死尽忠心于叫天王呢！”
孙青霞脸色一沉：“看来，陈兄对我很有点意见。”
粉肠嘿嘿嘿的笑道：“那孙大侠可就有所不知了。大凡投靠我们这儿‘义
薄云吞’的朋友，泰半都是给‘叫天王’一伙人迫过来的，如果来历不明、
敌友未分，就算在下可以信得过阁下，在下的朋友也不见得——”
孙青霞冷晒道：“说到头来，你们还是信不过我。”
粉肠干笑道：“不是信不过，而是——”
大胃不耐烦：“是信不过。”
孙青霞道：“那我走好了。”
大胃伸手一拦：“不许走。”
孙青霞道：“为什么？”
大胃道：“是朋友就在一起联手。”
孙青霞：“要我是你们的敌人呢？”
大胃道：“是敌就杀了你。”
孙青霞：“那你焉知我是敌是友？”
大胃道：“所以才要你说个清楚。”
孙青霞傲然道：“反正清不清楚，清不清白，我孙某人都不在意，随便
你们怎么想，随你们怎么看！”
于情见双方快说僵了，忙圆场道：“我们不是不相信你。而是要了解个
中真相——孙大侠刚才不是准备把个中始末和盘托出的吗？而今却因何故又
不说了？”
孙青霞道：“刚才我想说，现在忽然又不想了。”
粉肠又来插口了：“难怪孙大侠艳名天下播，不但情常易、爱常变，就
连然诺、话语，也变化多端，出尔反尔，无从捉摸，不可当真。出言如此，
况乎敌友！只惜未能有缘得大侠赐教，不知阁下剑招变化，是否更倏忽莫测！”
孙青霞冷冷的问：“你要跟我动手？我是一向只浪得艳名，但却未对三
尺青锋荒疏！”
言尖又气又急：“咱们大敌当前，何必先来内哄。”
孙青霞扫了言尖夫妇一眼，道：“你们还是让我走吧。我去应付外面敌
人便是，只请贤伉俪为我照顾龙、颜二位姑娘就好，省得我们自相残杀、窝
里反，让老板、老板娘左右做人难！”
忽听一个清脆动人得有点逼人的语音道：“话可不是这样说的，孙淫魔！”



2．大侠的小说

孙青霞一听就变了脸色。
他知道发话的是谁！”
——除了她还有谁！
所以他转身就走。
他不想再说，也不欲多解释什么。
他从来不喜欢人纠正他的话，也不想让人了解：何况这女子他曾维护过，
救过，要是她仍一直都在误会他，他也就无话可说了。
——把她留在这儿，他自己下去一拼，一切都仁至义尽了。
是以他抄起了琴，把剑从琴中连鞘抽了出来，系在腰间，向言氏夫妇一
点头，往外就走。
然而一个俏生生的女子却在门口。
就拦在门口。
——她当然就是：
龙舌兰。
龙舌兰仍拦在门口，她冲过凉、洗过澡，甚至还略作休歇过，样子出落
得像浸在清水上的桃花似的，美得令全场的人眼前一亮，旦都同时屏住了呼
息。
她挺着胸，拦在那儿，腰身和胸脯，就像一座山是山、水是水、峰是峰、
云是云，但又合为一体和谐极了的风景。
好风景。
也很风光。
然而至美的是她那令人不敢冒读的风采。
孙青霞本来要抢出门口，但两人一贴近了，孙青霞不禁反而退了一步，
倒吸了一口气，不望向她，只冷冷的道：“让开。”
龙舌兰道：“不让。”
孙青霞道：“我不想对你动手。”
龙舌兰道：“我只怕你不敢动手。”
孙青霞冷然道：“我从来不向女人先动手。”
龙舌兰哈哈一笑：“好一个名满天下的大淫魔，居然说他从不向女人动
手，当真是浪得虚名！”
孙青霞道：“你让不让？”
龙舌兰笑吟吟的道：“说什么都不让。”
孙青霞看了窗口一眼：“我真要出去，你拦在这儿也拦不住我。”说着
霍然转过了身子。
龙舌兰忽尔一笑：“真没想到，你连这勇气都没有！”
孙青霞一愣，不禁问：“什么勇气？我没有？”
龙舌兰冷笑道：“听我要把你留下来把话说完的理由啊！那也需要点面
对的勇气才行！”
孙青霞冷哼道：“那是我和叫天王的事，我不需要任何人的了解与同情。”
龙舌兰反问道：“那为何一听到我声音便要走？是你不喜欢我一出口就
指出你说错了？还是你不敢面对现实？或是你不喜欢我叫你做淫魔？抑或是
你不敢面对我？要是你连面对我的纠正与批评都不敢，你凭什么独个儿去面



对外面的强大的敌人？若是你不喜欢我唤你色魔，那你为何不坐下来跟大家
好好澄清一下，包括你和查叫天的恩恩怨怨？”
孙青霞一时为之语塞。
龙舌兰又说话了，这次她的话没那么咄咄迫人了，反而语气温和，语调
也温柔了起来了：
“我刚才跟‘西瓜’和司徒丙谈过，才明白他们既的确有理由怀疑你的
来路，也真的难免思疑你和叫天王的关系，但他们也确切的十分需要你的相
助，以及非常愿意和你共同御敌！”
龙舌兰说到这里，指了指房里可以让大家坐下来的地方（包括椅、凳和
床、窗沿）：“告诉我们吧，到底你和叫天王的渊源和恩怨如何！查叫天是
武林中一等一的大侠，除了诸葛小花，无人可与之齐名。我也想听听大侠的
真个和底细，你就当是说书人，为我们小说小说几句吧！你也在武林中给人
号称为大淫魔，除了沈虎禅，很少人在江湖上让人这般毁誉参半，但影响力
却与日俱增无减。我更想听听色魔的真相和究竟，你就小说几句，让我们透
悟透悟吧！”
孙青霞冷哼道：“你们要是相信我，我们就一块儿御敌，要不相信我，
也无所谓，我一个人下去打个痛快。”
龙舌兰啧啧有声：“这算什么！？只能算是匹夫之勇。没想到名震天下
的新一代出类拔萃的高手孙纵剑，也不外如是！”
言尖却道：“孙大侠是敌是友，已不必怀疑。他是温老板介绍力荐的人，
八无先生是绝对不会看错人的。我绝对信任他。”
粉肠却道：“言老板，我们也不是要怀疑他，只不过，大家既在同一阵
线上对付敌人，就应该坦诚相见，让我们弄清楚个来龙去脉，才能生死同心，
毫无顾碍，全心对敌。他曾在查天王门下呆过，要是一直不肯交待清楚他们
之间的实际情由，又教我们怎能信之不疑？温老板对我们有恩有义，且目光
如炬，自毋庸置疑。可是问题是：他不在这儿！他交待下来的是‘陈小欠是
自己人，要好好照顾他’，但我们却连这位孙大侠是不是小欠哥儿也弄不准，
我们至少现刻还没喝醉、没懵懂、也没变白痴，要我们信他？可以，顶多五
成！可是我们会在大敌当前之际让一个只信他一半的人留在身边身后吗！”
言尖正待分说，于情不欲他跟部属的意见有分歧，抢先劝孙青霞道：
“孙大侠不原就准备要告诉我们查叫天的事吗？何不趁此一并儿说个清
楚，让大家释然于怀——”
孙青霞往下一望，雨更密了，天更阴了，院子里的犬只和异兽也更多盘
踞徘徊于阶前、棚下。
他忽然问了一句：“现在客栈内住着几伙人家？”
于情答：“十一伙。”
孙青霞又问：“会武的有六伙？”
粉肠一听，脸色一变：“如不是卧底，怎么一来便知道咱们有六户人家
是会武功的！？”
于情忙道：“是我刚才在谈话时提到过的。”
粉肠“哼”了一声，便不再追问。
孙青霞道：“谁把守在第一线？”
于情道：“是‘西瓜’和司徒丙。”
孙青霞道：“本来不是司徒丙和陈分长上来照顾龙、颜姑娘的吗？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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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改为宣翼娃跟司徒丙守在下边呢？”
于情目中己露出佩服之色。她这些人手调度，只在随意中跟她丈夫提了
一下，当时孙青霞也在现场，却已记个分明清楚，看来此人不但胆大、气骄，
也十分心细如发。
“司徒丙善战，他适合守第一线。宣翼娃在院子里的阵式花过大心机，
摆他在下面，最扛得起阵脚。”这次是言尖作了回答。
孙青霞这样一听，也知道在这些人里，言尖的确是最信任他的，要不然，
他不会答得如此彻底。
——这毕竟都是重大“军情”，要真当他是外人，他还真没”资格”去
探听。
孙青霞道：“你们之间都有特殊而且紧急的联络讯号吧？”
言尖答：“有。”
孙青霞疾道：“该联络了。”
言尖问：“为什么？”
“因为，”孙青霞斩钉截铁地道，“敌人已开始要攻打过来了！”



3．我是老怪物

“来了，”粉肠揶揄的嗤笑，“你别危言耸听吧——”
忽听大胃叱了一声：“噤声！”
他倒也十分听大胃王的话（也许他是怕对方发饿起来有一日真的会“吃”
了他），马上收了声。
一收声，就听到声音。
震动。
手中杯子里的水，在震动，很快的，连桌上倒覆着的杯子，也在格登格
登的颤动着，甚至连床上的蚊帐、乃至床被、也开始在震动。
震动的原因是声音：
马蹄声！
还有喊杀声！
粉肠、大胃、言尖、于情等一齐往密林望，也一齐变了脸色：
“来了！”
大家相顾色变。
——不止是敌人来了，而且是大队敌人来了。
听那声音气势，就算没有千军万马，也有百军千马，铺天盖地，卷涌而
来！
尽管早有防备，但见如此声威，言尖、于情、粉肠、大胃、龙舌兰尽皆
相顾骇然。
也尽管大敌当前，风云色变，但粉肠百忙中仍不忘向孙青霞讥刺了一句：
“来的这般嚣张，你以为西瓜和阿丙是聋的么？还要发暗号通知他们？
多此一举！”
话虽是这样说，但他心里，也觉震异。
——而今马声急剧迫近，自己如雷炸滚而至，可是，早在谁也不曾听见
任何异响之前，孙青霞已出言儆示，可见他内力高深，耳力也比谁都尖。
不意，孙青霞腋下挟着琴，右手按着剑，肃着脸，看着楼下远处，冷冷
地道：
“我是要言老板发出暗示：叫他们先勿妄动，以免打错了自己人。”
言尖不解，问：“为何找错了人？”
孙青霞道：“因为有人要下去迎战‘流氓军’。”
龙舌兰咋舌问：“这回来的真是‘流氓军’？”
这回是孙青霞；言尖、于情一齐回答，都是同一个字：
“早”
小过，三人各有补充。
言尖补充的是：“你听那尖呼怪啸，不是丧心病狂、毫无军纪的‘流氓
军’，武林中还会有谁！”
于情加了一句：“流氓军的马队冲杀，号称凡所过处，片甲不留，寸草
不生，向无活口！”
孙青霞说的是：“他们不是高手，只是流氓，小流氓才要壮胆，自是要
叫的特别响。”
然后他仿佛对这煞气腾腾的冲杀视若无睹的下了一句评断：
“流氓军就真是流氓军！”



陈粉肠却反问：“你说谁要下去迎敌？”
孙青霞道：“我。”
粉肠冷笑道：“你是溜还是迎敌？”
孙青霞冷哼道：“你要怕我走，大可一齐下去应敌。”
陈粉肠道：“对敌是大家的事，我才不像你逞能、充英雄，谁知道下去
之后，是不是前有强敌，后面还得给你捅一刀、刺一剑！”
这时，那急逢，狂暴的马蹄声已然近了，且自距离“义薄云天栈”前二
十丈，开始作扇形散开，再聚合成圆型包围，又组为二队两层，前后呼拥，
逼近院子，然而速度依然不减，是以已迅速接近不到十丈之遥。
孙青霞已无暇细说，他已清楚知道：“义薄云天”里上上下下，就只言
尖因温八无曾力荐之故而极信任他，其他的人，恐怕都对他心存思疑，就算
是于情，堪称待他殷厚，不过看来也在力求弄个分明，到底“流氓军”是不
是冲着他来的？至于粉肠诸子，知他出身叫天王门下，时他更是谈不上个信
字，到这地步，他惟有凭行动证实一切了。
这时，他也清晰的听到：客栈内各路人马正准备应敌的动静。
事不宜迟，他大喝一声：
“好，你不敢下去，我去！”
正要纵身而起，忽听一人沉声叱道：“我去！”
说话的是大胃王。
“砰”的一声，他撞碎了窗棂纵身而出的同时，已顺手抄起了两条撞断
了的木条。
孙青霞一见他掠身而出，也飞身而起，他后发而先落，先一步落在院前
奔马疾驰而至之前。
他眼尖。
眼光奇准。
他在半空已看定了方向。
也认准了人。
所以他飞身落在瓜棚架子东北角的方位上。
他落身之处，正向着一人。
他落身之后，也面向着这一人一骑。
那马上的人，也不特别，只非常的瘦，轻飘飘的，像随时风吹得起。
但他的马却非常特别。
那是一匹紫色的马——本来纯白、纯黑、乃至枣红色的马匹，已级为罕
见，但而今他胯下的马，竟是纯紫色的。
可是更特别的是：
那紫色竟是一种不褪色的颜彩，是人工涂上去的。
也就是说，这头“紫骝”的紫色，居然不是天生的，而是故意染成上漆，
“打扮”成一匹紫骅骝的。
这还不算特别，更特别的是这人身上的穿着装饰。
他的耳后、下巴、眼皮、及至人中，都挟着筷子一般长短的竹签，偏偏
在印堂前，又镶着一颗老大的蛋——看去像是个腌过了的咸蛋，也不知他把
它嵌在额前到底是拿来做什么用途的！
这样看来，这马上的人，的确像一只怪物。
他看来长相很老气，可是他骑马的动作和眼神却十分俐落。



那怕是十七、八岁剽悍的小伙子都没他这般充溢着凌厉侵人的锐气。
孙青霞一跃而下，拔剑，凝立，剑尖遥向那人。
那人乍见有这么一个人出现，似乎怔了一怔，这一刹间，所有的骑士（大
概有一百骑左右吧），都向他这边望来。
但他依然策辔，上身挺直，其势不易，直向孙青霞驰骋而至！
——只要孙青霞不让开，他就一马撞了过来！
就在这时，孙青霞只觉身畔“嗖”的一声，掠过一道香风，多了一道人
影，与他并肩而立。
来的当然不是大胃王。
要是来的是王大维，那闻到的一定是牙垢味，而不是香风。
孙青霞不必转头，已知道来的是龙舌兰。
“退回去！”他叱道。
“为什么？”
龙舌兰不服。
“这种战阵场面不适合你。你回去保护店里妇孺！”
“该回去的是你。我赶来就是要你回栈里去的！”
孙青霞倒奇了：
“为啥！？”
这时，忽然又多添了一道人影，而且还是个曼妙女子，使得那马上的“怪
人”和其他的骑士不禁又愕了一愕。
那额上有颗“咸蛋”标记的人这时扬了扬手。
他的手很小。
手上有一物，形状奇特，像是武器，成十字状，竖长横短，又像不是。
他的手一扬，十字架子迎空一晃，各骑就同时缓了下来。
——没猜错。
孙青霞心忖：
——果然这人是这群人的领袖；至少，也是领袖之一。
他知道面对这个人就像是要一棍子砸在蛇的七寸上。
——要是打不死，就给蛇咬死。
这群人合起来就是条首尾呼应、浑身毒鳞的大蟒蛇。
可是群蛇之中，最歹毒的还是这条青竹蛇、饭铲头。
他要对付他们，得先对付他。
——就像对付人猿一样：得先找到最凶的一只，与他对峙，打杀了它，
否则，必为群猿所欺凌撕裂。
何况，他这般突然的跳出来，就是为了证实一件事：
这件事恰好跟龙舌兰而今所说的理由有密切关系。
“因为他们这一仗不是要来对付你的！”
孙青霞冷哼一声，这是他刚才与言氏夫妇争辩了许久的话题。
“他们根本不知道你会窝在这儿。若叫天王他们晓得了，早就带同任劳
任怨仇小街、财神贵人麻三斤他们掩扑上这儿来了，何必只派‘流氓军’攻
打？他们本来就不知道你往回走，先躲‘一山树’后转回‘十八星山’，就
压根儿不会猜到你投靠‘义薄云吞’来了，你又何必作贼心虚！”
龙舌兰这番说的很快，很急，也很有力。
更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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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说服力。
——说服力首重理由。
也就是说：龙舌兰这番话说的头头是道，连孙青霞眼里也浮现了一种特
异的神色。
那神色很有点“刮目相看”的意思。
——“刮目相看”的意思却是：本来不知道你如此厉害的，现在才知道：
以往把你给小觑了。
然而，这大队人马显然没有“小觑”孙青霞和龙舌兰。
他们在那手执十字架、额嵌大咸蛋的“怪人”所做的手势下，已全减速，
以一种非常缓、非常慢的“马步”迫进。
但仍是进。
没有停。
也不是退。
所以孙青霞和龙舌兰仍有机会交换意见：
“你以为‘叫天王’不知晓‘义薄云天’是八无先生一伙的？他既要对
付我，围堵我，难道就会轻易放过这‘用心良苦社’的分支？”
“那至少他们也不肯定你就在这儿。”
“但我的确是在这儿。”
“可是你若不出头，他们的反而情势不致那么严重。”
“哦？”
“因为光是言尖夫妇领导的‘义薄云天’，他们不想与‘用心良苦社’
公然为敌，至多只首肯‘流氓军’来荡平，但若你我在这里仍活生生的，迟
早‘叫天王’都会全力扑灭这儿——流氓军人多势众，只要有几个逃得了回
去，这十八星山上“用心良苦社”的唯一势力，就得给铲平。”
“你是说我这样出面帮他们，反而是害了他们？”
“你是在逞能，不顾大局。”
“你何以见得：‘流氓军’不知我就在这里？”
“本来只是推测，现在已然肯定。”
这时，那圆型马队来的愈来愈慢，马上的人见这一男一女只顾说话，却
完全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不禁更加狐疑起来，来势可放得更慢了。
“喂！”
那咸蛋怪人还如此向他们吆喝了一声。
孙青霞却不答理。
龙舌兰也不理睬。
“你何以确定？”
孙青霞倒似十分尊重龙舌兰的意见。
“如果他们一早已知你我在此，就不会错愕——他们不惊讶就不致放缓
来势，既然惊疑，就是不知我们会在这里，所以已可断定。”
孙青霞反问：”如果我们不乍然出现，又如何试探出他们知不知道我们
就在这儿？”
这次轮到龙舌兰怔了怔，玉坠也似的悬胆鼻也似荡了荡，睁大了眼睛，
问：
“你是说——你是故恿跳下来，试一试‘流氓军’是不是知道你来？”
孙青霞这次还没有回答，那咸蛋怪人已向他们十分不耐烦的喊了话：



咄！我们是‘铜锣坳义军’，这次乃奉廷令扫荡‘十八星山’的流寇、
匪盗言尖一众人等，不干事的，即行回避，否则格杀勿论！”
孙青霞和龙占兰一个俊、一个俏，忽然这样跳出来拦道，这干“流氓军”
固然凶悍，但领袖却是进退有度的悍角色，一见有疑，发觉有异，当即先试
探后行动，要弄清楚底细才出手。
只听孙青霞冷哼道：“你们这种人还敢自称‘义军’？当日南单城守将
就是听信了你们是‘义军’，放你们入城，所以全城给烧杀殆尽，惨死无算；
昔年西池子的乡民，就是以为你们既有王命在身，不致乱来，便予以放行，
结果全乡鸡犬不留，抢掠一空，——你们这种畜牲也算义军？呸！”
那咸蛋怪人十字枪一挺，马队赫然同时勒住，马蹄犹自腾动不已。
咸蛋怪人瞳孔收缩、厉声问：
“阁下是谁——！？”
孙青霞反问：“你又是谁？”
怪人道：“我是‘铜锣军’的三当家，小姓余，人称孙青霞打断道：“你
就是‘流氓军’中的‘小妖怪’余华月？‘流氓军’的兽兵中，要算你还有
点天良未泯！”
怪人依然不动气，只无奈的笑了一下，仍向孙青霞和龙舌兰追问他最想
知道的答案：
“就算我是‘小妖怪’——军内兄弟可是称为我‘余天师’呢！我倒是
专收魔除妖的，不意却给江湖宵小传为‘小妖’！却不知二位高姓大名，咱
们素无恩怨，却来插手此事！”
孙青霞道：“谁说我们向无夙怨？”
“小妖怪”余华月道：“我跟阁下倒素昧平生，却不知恩怨何来？”
孙青霞淡淡地道：“你听了我名字，自然就会知道恩怨何在了。”
“小妖怪”和马队跟孙、龙二人相距大约三四丈远，他已知来人必有来
历，一面悄悄发出暗号，一面作第三次问询：
“正要请教大号。”
孙青霞大刺刺地道：“我是孙青霞。”
——“孙青霞”三字一出，果然在马队中引起骚动。
连那怪人的脸上，也发生了一种极其奇怪的异象：
他额上的咸蛋，忽然好像裂开了一下：
一对蝴蝶，好似自那蛋中飞了出来。
也许这只是幻觉，但孙青霞确实是看到了这种特异的景象：
——尽管那可能只是刹那之间的错觉，或是幻觉。
孙青霞也已讶异。
他只把话说下去：
“你要是小妖怪，我就是老妖怪，你知机的就马上收队回去，否则，必
然斗不过我，给我收了杀了，也只不过是大妖吃小妖，别人救不了、也管不
了！”



4．鸳鸯蝴蝶

这番话一说，龙舌兰不禁寒了脸色，向孙青霞低声叱道：“你这样张狂，
他岂有退路？他若无退路，这一仗岂不是非打不可！？”
孙青霞冷然道：“你怕打仗？别怕，仗由我来打便是。”
龙舌兰一听更怒：“你这是逞个人之能！应付这些流氓军姑娘没个怕字，
但你这样一搅扰，流氓军和五个当家的一定跟‘义薄云吞’没完没了。你死
你事，可不要害人！”
孙青霞这才冷哼道：“我就是要把事体闹大。”
龙舌兰本勃然大怒，正要发作，忽见孙青霞冷漠的脸色出奇的凝重，便
蹙颦玩味孙青霞这一句话来。
却听孙青霞又向马队扬声喝道：“知机的你们就立即滚！连叫天上都收
拾不了我，就凭你们也来讨打！？”
孙青霞这么一嚷嚷，那百来骑上的汉子，全都变了脸色。
他们全都脸有怒色。
全都怒目瞪着孙青霞，巴不得马上将他撕成碎片似的。
孙青霞依然敌我。
他这时脸上的冷、傲、和漫不在乎之色，足以触怒一切在场的人，包括
龙舌兰，以及王大维。
大胃王手持二木条，交叉背向孙青霞而立，正面对另一个马上的人。
这人皮肤黝黑得像给烤焦了一样，但眼尾的皱纹很多、很密，也很深刻，
简直深如刀刻，却折成白纹。
是以黑白分明。
这人也并不高大，穿的是全身窄衣短打玄黑劲装，神情、身段都十分剽
悍。
他跟其他骑士一样，怒目瞪视孙青霞，然后，又望向那脸上仿佛镶了个
瓷制咸蛋在额的汉子，好像都要看他指示、只候他一声令下似的，脸上都出
现了极为期盼的神情。
——那大概就是渴望放手一战的神色吧！
可是，那“小妖怪”余华月却更加谦逊，甚至可以说，更加的谦卑：
“阁下就是大名鼎鼎的‘风流剑侠’孙青霞孙少侠？久仰大号，闻名遐
迩，早欲晋谒左右，但素未谋面，未便唐突，不意能在此地拜谒侠风，实为
三生之幸⋯⋯”
孙青霞听了个半天，怪眼一番：“你虚伪够了没有？”
余华月道：“我这是尽晚辈之礼，仰仪之情，也吐自肺腑，顶多只是客
套，决非虚言。”
——这于人说是“流氓军”，但从余华月这号称“小妖怪”的三当家看
来，谈吐却是礼数有加，且亦礼仪周周。
然而孙青霞仍是傲慢不领情。
只听他道：“什么晚辈！你年龄比我还大，假惺惺作态个啥！要打便打，
用不着娘娘腔的扮可怜！”
此语一出，“流氓军”的人都发出咆哮和怒骂。
就连龙舌兰和大胃王脸上也露出嫌恶之色。
余华月却更是谦恭：“孙大侠骂的甚是！不过，既然孙大侠在此，且执



意要维护‘义薄云吞’的话，就冲着孙大侠的面子上，我们也不好动手。”
话一出口，马上骑士尽皆哗然。
那黑汉子第一个不服气，扬枪抡棍咆哮道：
“老三！你让这种人作啥！？就凭这么一站出来，说几句话，咱们就摇
了尾巴滚回去么！这样在老大面前如何交待！你不敢上，我上！我戳他娘格
一百三十二个窟窿！”
众骑士都大声叫好。
余华月持十字枪一挥，大家又静了下来——显得这些马上衣衫褴褛、狞
脸狰目的汉子们虽对这“三当家”对待孙青霞的忍让极不服气，但对他却依
然十分服从敬重。
只听余华月却向孙青霞一笑表示无奈，道：“无论如何，只要孙大侠在
此，我们的确不敢造次。不过，现下情形，孙大侠也是眼见的了：如果只凭
一个人站出来说几句，咱们就如此退兵，不但回去必受大当家严责，日后也
必让武林全道笑脱大牙，况且，今日来的众家兄弟也必然不服，在下我也不
好交差。我与孙大侠素昧平生，坦白说，而今眼前的到底是不是孙青霞孙大
侠，我也无从辨别——”
说到这里，他故意顿了一顿，才道：“我一向尊敬孙大侠，名剑风流，
非凡作为。在下也极愿看在足下面上。暂不踩平‘义薄云吞’小栈——可是，
阁下也理当知道，孙青霞大侠名成之后，假冒他的、顶替他的、充当他的、
用他名字招摇撞骗的人，每个城里总有十一二个，在下为审慎起见，也为孙
大侠清誉着想，总不能听人说几句话便拍拍屁股撤了军，这对谁都不好交待。
万一日后江湖上有识之士，都误以为孙大侠与这黑店的人狼狈为奸，那就更
令孙大侠含冤受辱了。”
说到这里，只听那黑汉子领着那一众骑士吆喝道：
“余三当家，跟这种充字号的多说什么！宰了他算了。”
那余华月依然不为所动，只笑眺孙青霞。
孙青霞几次挑衅，见依然不能使余华月对怒，当即敛起嚣气，沉声道：
“我先要知道一件事。”
“知无不告。”余华月答。
“你跟言老板是怎么结的仇？”
“我跟言尖无仇无怨，若说有隙，那是我军和‘义薄云吞’的宿怨。”
“哦？”
“这家黑店专门包庇罪恶滔天的重犯，目无王法，咱们奉有王命，为民
除害，要铲除此等败类久矣。”
“胡说！”只听言尖自“义薄云吞”二楼窗子伸出头来，气极嚷道：“我
这儿只收容含冤受屈的义士、烈士，给你们这些鹰犬走狗逼得走投无路的好
汉，好人，你少来含血喷人！”
“含血喷人？”余华月眯着眼，忽然一牵马辔，让出一个缺口来，嘴里
讥诮地道：“我可是有证有据的！”
只见他身后有三四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在“小妖怪”余华月示意
之下，一名青年汉子立即就指言尖怒骂：
“就是他！我们保镖路经此地，投宿此店，这家伙给咱们上了蒙汗药，
结果害得我们既失镖银，八九兄弟多丧命于此役中——只我溜得回来，剩半
条命，就是将这等伤天害理的畜牲绳之于法！请义军为我出头！请三当家替



我镖局申冤！”
言尖气得鼻子都歪了。
他几乎就要穿窗而出。
但于情扯拄了他，只扬声回了一句：“我们从没见过你。你这是血口喷
人，受人唆使！”
她话未说完，另一马上的少妇就尖叫了起来，哭哭啼啼的道：“——就
是她！就是她！我夫妇去年投宿此客栈里，外子就是着了她的道儿，给剁成
包馅儿——她就算是化了灰我也认得她！”
另一个断了一臂的汉子则悲愤的说：“我的女人和我这一只手臂，都是
因为误投此店，而给毁了的！——我要你还
我个公道来！”
还有一个老年汉子，只抢天呼地的哭叫了几声：
“儿啊！媳妇呀！孙子哇⋯⋯你们死的好惨啊！天公无公，恶人当道，
还敢号称是义薄云天哪！”
他啥也不必说，只那么个呼叫几声，人闻者莫不为之鼻酸。
一时间，马上的汉子尽皆大声叱喝起来，可见群情沸荡已极。
龙舌兰忽然在此时说了话。
在众口詈骂声中，她的语音还是非常清晰。
她在马上一拱手，向那最先发话指骂言尖的汉子。
“敢向兄台贵姓？”
那汉于一愣，一时不知所措，只好求助似的望向余华月。
余华月点了点头。
在一刹间，孙青霞又仿似乍见他额顶似是扑出了一对鸟雀：
酷似鸳鸯的一对鸟儿。
这使得孙青霞不禁心中寻思：
一，这是幻觉，还是实境？
二，怎么只要望向这“小妖怪”那镶着似咸蛋壳似的额顶时，就会有的
幻觉？
三，这“咸蛋”到底是什么东西？用什么事物制成的？究竟有何用途？
他心中迷惑。
也因迷惑而生提防，且更加警惕。
这时，那黄发汉子已回答道：
“我⋯⋯我姓吴⋯⋯”
“大名？”龙舌兰追问。
那蓬首汉子嗫嚅了一阵，又偷去瞧余华月的脸色，才豁出去了似的道：
“我叫吴子劲，你是谁？”
龙舌兰也不答理他，只追问下去：“可有外号？”
那汉子又愕了愕，遂而摇首，“没⋯⋯没有！”
龙舌兰道：”真的没有？”
那汉子挺了挺胸：“没有就没有，有什么好遮瞒的！”
龙舌兰忽又问：“你在镖局中待过多久了？”
满头黄发的汉子计算了一下，昂然道：“大概⋯⋯也有五年了！你是什
么人？为何要我回答你的问题？”
龙舌兰嫣然笑道：“这可怪了。谁都知道走镖的最喜替人取绰号、叫花



名的，看阁下的样子，也有两下子，江湖武林走得去遍，怎会这个外号都没
有？”
那汉子看清楚眼前不过是亮丽女子，气势倒壮了起来。昂声道：”谁说
我没有外号？说予你们也无妨！我就叫‘狮‘子摇头’吴子劲是也！”
龙舌兰吐了吐舌尖，“哇，好厉害！”又问：
“那你原来自何地？”
“莱阳。”
“莱阳？”
“便是。”
“那贵镖局的大号是——？”还未等吴子劲反应过来，便抢着猜伐：
“我看准是‘金轮镖局’，因为莱阳一带，最著名的就是这家镖局，要
不然，就一定是‘扶济镖局’了，因为它威名最盛！”
那汉子简直连肩膊都阔了些，哼哼的道：“我便是那‘扶济镖局’的镖
师。”
龙舌兰笑了。
笑得丽丽的。
也诡诡的。
然后她道：“是真的么？你没记错吧？是‘扶济’么？‘扶济镖局’的
总镖头金倚伦可是跟我有点交情的唷！”
吴子劲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只说：“你去问金总镖头吧？我可是他得
意宠将呢！”
龙舌兰促狭地笑了一笑。
她这样笑起来的时候，阳光一照，却很有点狡狯的味道。
像一头狐狸。
可是雨水也微湿了她的前额的刘海和眉鬓，这样看去，她笑得再阳光少
女，但眼神还是忧悒的。
——幽幽。
——悠悠。
——也优优。
——且忧忧。
只听她语带惋惜的道：“好可惜，金老总如今就在这客店里，他却从来
没听过你这号人物。”
这一回，吴子劲顿时脸色大变。
这次只白不红。
——想不变色也不行了：他怎料到“扶济镖局”的总镖头恰好今回就住
在“义薄云吞”里！
这次想不认栽都不行了。
孙青霞斜里看看龙舌兰，笑意里仿佛也有点邪邪的。
——这真是一个聪明的女子。
——也是一个好玩的女人。
——实在是一个聪明而又好玩的女子！
孙青霞如此寻思。。
他看透了龙舌兰的用意。
还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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